玩猴的人
   徐牧龙
小时侯我经常看到有去乡下表演猴戏的江湖人士，先把锣鼓敲响，把一些闲散的邻居聚拢起来，表演钢枪刺喉，单手开砖，大卸八块等常规把戏后，就会从箱子里放出一个红屁股的猴子来。让其戴上帽子，穿上小衣服，让其翻转筋头，作揖、然后捧着帽子围着圈乞讨钱币，我觉得这个不叫猴戏，而是人在表演，猴子在其中只不过是做为道具，用来乞讨钱币罢了。

虽然明明知道看不到真正猴子的天性表演，但是每次听到糖锣的响声我还是乐此不彼，争着挤到前面来看猴子。蹲在人圈的最里面，我看着猴子上下腾飞，看着那些游走江湖的汉子，坦开胸怀，用自己的臭汗、甚至鲜血来换取一些千家的供养。大刀和红色丝绸夹杂急促的铜锣，让我也幻想自己就是其中的那位游侠，扛着猴子，提着单刀，四方游走来表演自己的武功。摊子散了，我仍蹲在地上沉迷在刚才的热闹。。。

读中学时，就喜欢躺在床上，幻想自己应该是宋朝一员大将，横马立刀，苦战沙场。但是更多时间想象的仍然觉得自己就是哪个游走江湖的玩猴的人。

我的母亲经常在我小时候，指着我肩膀上的一块黑色絮叨着说：“要是长在肩膀前面就好了！”其实母亲说的哪个黑色东西，是一块痣，家乡人俗称为瘊子。按照算命人的讲法说，肩膀上如果有瘊子，长在肩膀前面，是瘊子背着你本人，这样的人命运富贵，钱财不愁；如果瘊子长在肩膀后，那就是人背着瘊子，注定要一生漂流。。。。。

读书时间，我喜欢闻到汽车屁股散发出来的汽油味，甚至于沉迷。毕业后我就崇拜的追着汽油味道游弋了中国好多城市、乡镇。每日一地，每天变换着不同的地域，呼吸不同地方的汽油味道、炊烟的味道和不同地域人的不同屁味。

工作是独立的开端，我一开始工作就赶上了国家教育制度改革，让我们这些早思慕想通过上大学之路混入仕途的人们，着实的失落了一把。原来我赶着广州潮去了南方求职，辗转经过了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四川、河南。。。。。一直走到东北三省。虽然我不去玩猴，但是总觉得和小时候看到的那些艺人一样，每日去市场上去表演自己的东西，游说客户和我服务的老板签约，从中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。在每日的奔波中，车来车往，一天一个地方，看着异地的树木在生长、看着异地的地上白了又绿，绿了又白。天天住在宾馆、行走在车上，吃在各地的餐馆。我觉得自己就象小时候看到的哪些玩猴的人，禁不住我开始回味母亲的那些唠叨；禁不住我就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肩膀上这个物来：黑痣状如蚕豆大小，质地醇厚，黑的很浓，由于其呈半圆凸起来，显得油光发亮，象一个圆圆的屎壳郎。其实人体发福来于父母，多一点少一点都由不得自己。我也一直不相信什么宿命的说法，对于玄学只是做为一种知识，一个领域来探讨。但是回头看看自己的路和经历，再仔细回味一下母亲以前的唠叨，竟然觉得自己多年这样的颠簸流离、四方游走，长期回不到自己的家在外工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自己肩膀上生长了一个瘊子，就是哪个肩被猴子四方游走的江湖艺人十分吻合。。。。。。

现实的遭遇和自己年少时自命不凡的想象和人生规划，竟然好象两个世界一样，一点也扯不到一起去。于是自己很失望，觉得命运在戏弄自己，于是，无边的郁闷笼罩了自己，一夜之间好象什么都看透了，世态炎凉，得过且过。做起事情来，也是无所谓，爱咋地咋地的一种心态。

一路奔波到了深圳，抬头看看共和国这个最年轻的城市，高楼广厦，绿树白墙，展现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面貌。小时候我父辈所说的大城市是指：北京、上海、哈尔滨、烟台，这些城市我陆续都去过，所看到的都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，低矮的老屋和林立的楼房和平共处，不能算是完全的都市。是什么原因使得深圳、东莞这些城市脱影而出呢？

周日，看着长安镇大街上密集的外来务工人员，操着不同地域的口音，急急忙忙的去购物、去工作。我才深深感受到什么是殖民文化。殖民的主题就是移动，是移植，一家老小，漂流在一起，来来走走，有的安家扎根，有的拼搏了一段时间又离开，旧的离去，新的又来，其实只有这样才使得城市有了发展和进步。正因为都是来自不同地域，不同的文化的撞击，才有了活力和发展。。
自己原来想象的安稳和停留，无非是疲惫后的一种退步，是躲避罢了。这不是一种积极的心态。流水不腐，只有不停的走动，推动自己，才能使得自己不落俗套
我不再渴望所谓的安定。那也许是疲惫后的一种闪现。

行者无疆，行者常至，为者常成。只有坚持不懈的去追求自己的理想，才能得到所谓的成功。

我愿意风流着，快乐着，一直流浪下去。

(部分) 
